










































































































































































































































































































































































































































































《茶话》第 33期，1949年 2月，文末特地标明 1949年 1月 10
日“寄自台湾”。《茶话》的版权页上列出“本外埠经销处”，其中
台湾有两处经销处，分别为“南方书局”和“高雄文化服务社”。
⑩大荒：《雷峰塔·序》，3页，台北，天华出版公司1979年版。
􀃊􀁉􀁓梁实秋：《梁实秋论文学》，8-15页，台北，时报文化
出版公司1981年再版。
􀃊􀁉􀁔朱双一：《〈自由中国〉与台湾自由人文主义脉流》，见
何寄澎主编：《文化、认同、社会变迁：战后五十年台湾文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页，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
委员会”2000年6月。
􀃊􀁉􀁕􀃊􀁉􀁖􀃊􀁉􀁗􀃊􀁉􀁘􀃊􀁉􀁙􀃊􀁉􀁚􀃊􀁉􀁛􀃊􀁊􀁒􀃊􀁊􀁓􀃊􀁊􀁕􀃊􀁊􀁖􀃊􀁊􀁗􀃊􀁊􀁘􀃊􀁊􀁙􀃊􀁊􀁚􀃊􀁊􀁛􀃊􀁋􀁒李乔：《情天无
恨——白蛇新传》（修订版），9-13、10、33、72、96-97、195-
197、215、334、362、341、362-365、362、356、357-359、391-
392、396、406-408页，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年版。
􀃊􀁊􀁔爱罗先珂：《鱼的悲哀》，鲁迅译，载《台湾民报》3卷
17号，1925年6月11日。
􀃊􀁋􀁓林浊水：《族类、律法与悲剧——试论李乔〈情天无
恨〉》，见李乔《情天无恨——白蛇新传》，416页，台北，草根
出版社1996年版。
（朱双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
学台湾研究院；王昱敏，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
生。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
究”之成果，项目编号：14ZDB080）
关于“卡夫卡式”（Kafkaesque），我们已经有了许
多不同的说法，譬如卡夫卡式写作、卡夫卡式风格、卡
夫卡式审判、卡夫卡式遗嘱、卡夫卡式世界等等。“总
的说来，Kafkaesque除了在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
的写作风格外，一般的理解是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
解、无法左右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
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景况中，内心
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
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
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
形，人受到它的压抑却又赴愬无门。”①这一次，我想说
说卡夫卡式婚约，当然，只能是婚约，因为卡夫卡没有
结婚，根本就不存在卡夫卡式婚姻。加拿大华人作
家、编剧曾晓文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取名《卡夫卡式婚
约》。我们就从这篇小说说起吧。
我们知道，卡夫卡曾经三次订婚，但最终又都取
消了婚约，这大概就是卡夫卡式婚约的源起。在曾晓
文的小说里也有所提及：“卡夫卡一生订过三次婚，最
后都没结成，做人更荒谬。”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是羽
彤和凯文的结婚；二是利昂与阮安的离婚。后者是一
对男同性恋的婚姻，加一点同性恋之类，便显得先锋、
新潮，可以引发更多的关注和争议，这自然无须多言。
凯文是出生于加拿大的白人，羽彤是移民加拿大
的中国人。两人曾在一家大银行共事。凯文任高管，
羽彤是中管，打理亚洲业务。一来二往两人有了感
情，当时他们都处于单身状态，他们在十五年前分别
都结过婚。公司裁员，先裁高管，凯文失业，反倒使他
们可以约会谈恋爱，而又不违反公司的规定了。交往
多了，便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接下来他们就准备申
请结婚证了。凯文告诉羽彤，因为她离婚时住在美
国，要想在加拿大再婚，必须请一位律师写信给安大
略省政府，申明她的离婚证有效。于是，他们找了一
位七十岁左右的老律师达西。律师看过羽彤的离婚
书：她和丈夫在北京结婚，后一起赴美留学，两年后因
感情不和，委托亲友在北京法院代办离婚。律师阅后
说，按照加拿大的婚姻法，夫妻必须在居住地办理离
婚手续，否则离婚无效。羽彤说，当时纽约法院不受
理他们的离婚，因为他们不是纽约的正式居民，只是
留学生。况且，目前他的前夫早已再婚。凯文哀叫，
“他被卡夫卡‘诅咒’了，害得两人进入了一个卡夫卡
式的荒谬怪圈。”羽彤和凯文曾去过布拉格，并在卡夫
卡故居买过一本《城堡》。凯文拿出平生最大的耐性
读完了小说。他们记得卡夫卡说的话：“目的是有，道
路却无；我们所谓的道路，其实就是踌躇。”②这简直是
卡夫卡式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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